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青春岁月

用爱改装的“婴儿车”
□宋千寻 文/图

老房子搬迁，整理东西时，大
家在偏厦子里搬出了这个特别的
“婴儿车”， 大家品头论足地点评
这个婴儿车的工艺。 姐姐还把自
己的孙子放在里面。我问姐姐，你
还记得这架婴儿车吗？姐姐说，怎
么能忘呢？ 突然间， 眼眶有些湿
润，想起了陈年的往事。

我们家姐弟三人， 弟弟是老
幺， 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从小
我和姐姐的任务就是看弟弟。 要
是弟弟出了什么事， 妈妈第一个
拿起鸡毛掸子向我和姐姐问罪。
每次都是爷爷把我们藏在身后，
打着马虎眼， 我和姐姐才能逃过
妈妈的惩罚。

弟弟两岁那年， 冬天屋子里
生炉子。弟弟因为小不懂事，玩炉
子里的火，结果烧着了衣襟，也烧
坏了肚皮上的皮肤。 弟弟撕心裂
肺的哭声让妈妈心疼得不得了，
我和姐姐吓得傻了一样站在角落
里，反应过来的时候，姐姐拉着我
飞快地跑去爷爷家， 在爷爷的被
窝里，度过了本应该挨打的夜晚。

春天时， 弟弟肚子上的皮肤
结了痂。 可是不能从前面抱他，
会碰到结痂处 ， 弟弟就会哇哇
哭 。 他又不在屋子里安生的呆
着， 总哭闹着要出去玩， 可愁坏
了我和姐姐， 怎么能让他不哭又
能带他出去玩。 我就和姐姐用被
单两头拴上木头， 做成担架抬着
他出去。 结果弟弟只能躺着， 坐
不起来。 抬到爷爷家就把我和姐

姐累得满脸是汗，
爷爷让我们在他家等着， 他

搬来竹椅 ， 然后又去了趟二爷
家， 把二爷的竹椅也拿来了。 一
个中午， 我们就看爷爷又是绑，
又是缠， 又在椅子底部叮叮当当
地安起四个小轮子， 最后拿起小
被子放进两个竹椅改造成的 “婴
儿 车 ” 里 ， 说 一 声 “妥 了 ” ，
“把小三放进去试试。” 我和姐姐

抬着弟弟放进婴儿车 。 推出院
子， 推上大路， 还推出了村外。
那婴儿车的轮子灵活得很， 只要
稍微用力就可以飞快运转， 推起
来像顺着风奔跑一样， 别提多有
趣了。 周围的人出来看新奇， 都
夸爷爷的手巧， 就是白瞎了竹椅
给孩子当玩具车。 爷爷说， 不白
瞎， 我孙子用它， 就不糟蹋。

爷爷满意地笑着， 二爷在村
那头儿叼着烟袋， 看着孙辈的孩
子跑在大街上， 一个劲儿喊我们
慢点， 千万慢点。

后来这个婴儿车推过我们族
里十多个孩子， 都知道是老祖宗
留下来的东西， 有灵性， 会保佑
孩子健康， 被当做吉祥的东西，
小心使用。 再后来我们都长大成
家了， 住进了城里， 村子里的年
轻人越来越少。 孩子们都有了漂
亮的婴儿车， 再也没有用过这辆
改制的婴儿车 ， 它渐渐蒙了灰
尘， 不再那么光鲜， 可是， 那些
爱从未褪色， 永远在我们心中闪
着光， 透着亮， 照耀着我们。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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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 文/图

苏公塔下的记忆
家中有一张照片， 照片中两

个人，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七八
岁的小姑娘， 她白白的皮肤， 圆
圆的脸蛋， 高高的鼻梁， 一双凹
陷的大眼睛十分有神。

2005年的秋天， 我到新疆出
差， 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疆。 忙完
工作后， 就近参观了慕名已久的
吐鲁番， 火焰山、 葡萄沟、 坎儿
井、 高昌古城， 这些以往在书中
知晓的景物和景色都呈现在眼
前， 让我兴奋不已。 返程途中，
远远望见一座塔。 陪同人员说那
是苏公塔， 有几百年的历史。 我
很感兴趣， 提出参观一下。 走近
看， 苏公塔是座具有维吾尔文化
特色的建筑， 隐隐散发出塞外粗
犷雄浑之风 。 我们登塔凭窗而
望， 夕阳西下， 金色的阳光洒在
雄健的山梁、 古朴的屋舍、 淡黄
的树叶上， 其情其景， 宛如古人
描写的 “古道西风” 意境。

时间紧张 ， 我们匆匆走下
塔。 院子大门口有一排简易的棚
子 ， 几个商户在售卖各种纪念
品。 准备登车时， 听到一声轻微
的叫声 “叔叔……” 我回头一
看， 是一个穿着红外套的维族小
姑娘， 她手里拿着几串首饰。 我
问她： “有事吗？” 她细声地说：
“能不能买一串首饰 ？” 我顿一
顿， 笑着说： “可以啊， 不过你

得先和我合个影。” 小姑娘开心
地站在那里 ， 同事给我俩拍了
照。 然后， 我买了两串首饰便匆
忙上车。 车开动时， 我看到小姑
娘还站在原地望着我们。

这次受命援疆， 临行前， 我
找出了十年前参观吐鲁番的照
片， 看到了这张老照片， 勾起了
这段回忆。 我把照片放进行囊，
带到了新疆。

到新疆工作后 ， 我带着照
片， 驱车专程赴吐鲁番， 旧地重
游。 再次来到了苏公塔。 这里环
境焕然一新， 设计别具一格， 高
大的苏公雕像 、 精致的庭院门
楼、 整齐的商家店铺、 葱茏的植
被花草，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满怀新奇地掏出老照片，
走到商铺里， 试探着问老板：“您
认识这个小姑娘吗， 这是十年前
拍的。”我把当时的情景给老板描
述了一遍， 他认不出来小姑娘是
谁， 但很热心地拿着照片到大门
口的管理人员那里。几分钟后，老
板和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维族男子
走回来， 那位男子对我说：“小姑
娘叫阿迪娜， 她母亲以前在这里
做过生意，后来去城里了。 听说，
阿迪娜前年中学毕业后， 应征入
伍，到南疆当兵去了。 ”我听后略
生遗憾，但是十分高兴，为阿迪娜
一家生活越来越好而高兴， 为腼

腆的小姑娘阿迪娜成长为一朵铿
锵玫瑰而骄傲。

再次登临苏公塔远望， 景象
万千，茫茫天山大气磅礴，葡萄沟
郁郁葱葱、 碧涛绿浪。 旧貌换新
颜。在城市，现代高楼，绿荫拥路，
人流相交，络绎不绝，上学路上一
张张如朝阳般的笑脸， 打开店铺
追逐梦想的身影；在农村，葡萄架
下采摘葡萄的欢歌笑语， 庆祝丰
收的麦西莱甫，这一切，与高耸的
苏公塔交相辉映， 竟是一幅绝佳
的油画。我沉醉了，沉寂的时间之
门被打开， 记忆激荡着过去的岁
月，恍然间，一个身穿军装的维吾
尔族姑娘与我擦肩而过， 飒爽英
姿，铿锵有力，弯弯的黛眉下，一
双灵动的大眼睛闪烁出喜悦、自
豪的光彩……

据历史记载， 康熙年间， 清
军西征准噶尔部 ， 进军至吐鲁
番。 当地有位维吾尔贵族名为额
敏和卓， 他脱离准噶尔部， 率领
自己的部属归顺清军 。 乾隆年
间， 他随清军西征准噶尔， 之后
又随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由
于额敏和卓立功极多， 清政府册
封他为镇国公， 随后晋封郡王。
为了表达对乾隆皇帝的忠诚和感
激之情， 额敏和卓在晚年时， 自
己拿出費用， 让他的儿子苏来曼
修建额敏塔。 额敏和卓病故后，
苏来曼子承父业， 承袭了吐鲁番
郡王爵。 因而， 额敏塔被称为苏
公塔。

历史上的额敏和卓为了维护
祖国统一， 反对分裂， 率领自己
的亲人和军队， 与分裂者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战斗， 谱写了一曲可
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凯歌。 而今的
苏公塔是一座纪念塔， 纪念着额
敏和卓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的
卓越贡献。

苏公塔， 这座民族精神丰碑，
这座民族团结丰碑， 一直屹立在
新疆， 屹立在各族人民的心头，
激励着勤劳朴实的新疆人传承着
这个伟大的精神， 世世代代在为
祖国边疆的社会安定和长治久安
默默奉献。

而今， 一批又一批的援疆干
部也在传承这个伟大的精神， 响
应中央的决策部署， 远离家乡，
满怀豪情地走进新疆发展的滚滚
热潮中。 只要这种精神长存， 新
疆过去 、 现在是个好地方 ， 将
来、 永远是个好地方。

慈慈父父的的泪泪
□□阎阎友友新新 文文//图图

■图片故事

小时候读朱自清的 《背影》，
我 就 深 深 地 被 博 大 的 父 爱 所
感染。

19岁初秋， 我第一次见到父
亲流泪。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
父母陪我到学校， 三天后， 他们
要返回老家了， 我送他们到校门
口。 父亲突然跑向学校内的小超
市， 给我买了一罐麦乳精， 爱怜
不已地说： “好好学习， 照顾好
自己……” 望着不善言辞的父
亲， 想想他工作的艰辛， 我不由
鼻子一酸， 有泪珠滚落， 父亲见
了， 嘴唇一哆嗦， 眼泪直流。 我
怔怔地， 那个19年来严肃、 严格
又严厉的父亲， 他的泪水， 让我
有那么一丝丝不可接受的尴尬。

25岁， 是我第二次见到父亲
哭泣。 那一年我结婚。 敬酒敬到
父亲身边的时候， 父亲站起来，
说一句： “要和睦……” 又拍拍
老公的手， 说： “以后你要好好
待她……” 就开始流泪， 不， 不
是流泪， 是痛哭， 是那种带着呜
咽声的痛哭。 边上的亲戚都纷纷
劝说： “那么开心的日子， 不要
哭啦。 女儿大了， 总要嫁人的。”
我当天穿着超高跟鞋， 而本来父
亲就矮， 我轻易地就看到了父亲
的头顶。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
花白， 我惊觉父亲老了！ 这个发
现，让我比“我要结婚，就要离开
父母”更不舍和心痛，泪水慢慢涌
出来。 我握住父亲的手， 说：“爸
爸，爸爸……你放心……”其实我
那时心也是乱的， 并不知道究竟
要父亲放心什么。

30岁， 我剖腹产生下女儿。
手术相当顺利， 由于我对麻药不
敏感 ， 术后三小时 ， 剧痛就袭
来， 痛得我浑身冒冷汗， 脸色死
灰。 我只朦胧记得婆婆、 小姑围
着小床上的新生命谈笑风生； 妈
妈和老公偶尔爱莫能助地来我床
边问问看看， 而只有我父亲一直
陪护在我的床头， 在我又一次叫
痛的时候， 他突然大哭， 伏在我
床边 ， 哭得整个病床都摇晃起
来。 边哭， 他边语无伦次地说：
“早知道……就不要生好了……
没孩子又没关系……”

父亲是老了。 老了的父亲，
类似 “早知道就不要生好了” 这
样无厘头的话越来越多； 眼泪，
似乎也越来越多。 某次他在客厅
里一边看外孙女拉二胡， 一边就
默默流泪了。 我从厨房出来， 惊
讶于他的眼泪 ， 问他 ， 他说是
“有个小虫飞进眼睛 ” ———那么
烂的托词 ， 我自然不肯信 ， 再
问。 父亲突然指着女儿小声说：
“你从我这里这个角度看， 这样
看过去， 多像你小时候啊！”

我回想自己的小时候， 父亲
也是这样陪伴着我读书学习游戏
玩乐……小学同学肖迪曾经很羡
慕地对我说： “把你爸爸给我做
爸爸算了 ， 我爸爸从来不陪我
玩， 一点也不好。 我爸爸给你，
你爸爸给我， 好不好？”

父爱是博大的， 是永恒的财
富， 是苦涩而难忘的记忆……我
为拥有这样的一个 “爱哭” 的父
亲而自豪和欣慰！


